
稍微懂得一點歐美文學史的人，沒有不知道巴黎的莎士比亞書
店的。十九世紀初，這兒一度是巴黎的文化大本營。老闆是美國
女子西爾維亞．比奇。她1919年在巴黎創辦了這家純英文書店，
目標顧客定為在巴黎的歐美學人，經營模式有點像文化沙龍，顧
客在這裡可以買書，也可以借書和交換舊書，還定期舉辦書友聚
會，推介文化新人。

不過，令莎士比亞書店譽滿天下的，還是喬伊斯《尤利西斯》
這本曠世奇書的出版。1921年，流亡巴黎的愛爾蘭作家喬伊斯寫
完《尤利西斯》前十五章，他將這些章節交給紐約一家雜誌連
載，不料卻害得這家雜誌以色情的罪名遭到法院起訴並被判有
罪。消息傳來，打算出版小說的法國出版商打了退堂鼓。西爾維
亞．比奇這時向喬伊斯伸出了援手。她冒 經濟與輿論的雙重風
險與喬伊斯簽訂了出版合同。運用自己在文學界的號召力，她在
書稿尚末完成前，便將首印一百本精裝本賣了出去，買家中包括
龐德、葉芝、普魯斯特、紀德和海明威。他們這些二十世紀炙手
可熱的文學大師，當時都是莎士比亞書店的常客。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海明威。二十年代初來到巴黎的海明
威，還是個初出茅廬的文學發燒友，是比奇幫他找便宜公寓，也
是比奇將他引進巴黎的文化圈子。而莎士比亞書店也成為海明威
的圖書館，他在此借書甚至不用像其他顧客那樣交保證金，登個
記就可拿書走人。在比奇的安排下，海明威在書店二樓還擁有一
張行軍床，可以躺在上面看書休息。這張床至今還放在那裡，我
看見了。

那年我去巴黎，第一時間就跑去瞻仰莎士比亞書店。今天的莎
士比亞書店坐落於塞納河畔的 Rue de la Bucherie，巴黎聖母院就
在對面。走進書店裡，擦肩而過的多半是操英文的英美觀光客。

新莎士比亞書店的創始人喬治．惠特曼也是個美國
人，一九五一年，老莎士比亞書店被迫於二戰中關
門的八年之後，他來到巴黎，在距原址不遠的地方
盤下這個店面。那時西爾維亞．比奇還活 ，為惠
特曼之精神所感，她將莎士比亞書店店名使用權無
償贈予惠特曼，並向他提供了原書店的一些珍貴資
料和物件。海明威的帆布床，便是那些紀念品之
一。

我在那張床上坐了一坐，然後就在堆滿了書的狹
窄店堂裡尋找海明威的書。出乎我意料之外，竟然
一本也找不 。一問，才被告知，海明威的書只要
一擺出來，就被賣光。看來，像我這樣的文學發燒
友還大有人在。

這位年輕店員還告訴我們，其實他跟我們一樣也
是觀光客，店裡其他的打工者跟他一樣，都是來自
世界各地的文學發燒友，他們白天做店員賺取生活
費，夜裡就在樓上的陋室打地鋪，寫作。

「看見那位漂亮的小姐沒有？」他指 收銀機旁
那位年輕女子道，「她就是老闆，名字也叫西爾維
亞．比奇。」

原來，惠特曼為了表示對原老闆的敬意，為自己
的幼女取了她的名字。西爾維亞．比奇．惠特曼不
僅繼承了書店創始人的名字，也繼承了其傳統，她
一如繼往地善待未成名作家，把發現和培養文學人
才置於營利之上，將催生偉大作者和偉大思想家視

為使命和理想。書店一直堅持每周一晚上在書店旁邊的小公園舉
行詩歌朗誦會，周日的午茶時間則在二樓的小屋舉辦文學講座。
還開設了一間作家室，免費供作家寫作，條件是你正在寫作的那
本書的價值要獲得老闆的認可，並將寫出的部分交她過目。

在法國，莎士比亞書店的經營理念和目標定位為很多書店沿
襲。那年，我們受法國寫作協會邀請，在里昂舉辦的中國小說朗
讀會的場所，就在位於里昂雷諾河略的一家相似風格的書店。書
店店面比莎士比亞書店大一點，被分成了兩個部分，前面部分較
大，較為通俗流行的書都擺放在那裡。後面不足二十平方米的一
塊地方，設計成吧座形式。中央部分是一個圓形吧 ，四周書架
環繞。朗讀會就在這地方舉行。旁邊小小的空間擺了七八張椅
子，主持者和朗誦人坐在這幾張椅子上，其他人或席地而坐，或
倚吧 門框而立，聽眾與講者幾乎混雜在一起，大家濟濟一堂，
不聽他們發言就辨識不出他們的身份：講者還是聽眾？

就在這樣的一個地方，生平第一次，我對人朗誦自己的小說。
而且是對 一群法國人用中文朗誦。我不知道他們之間是否有稍
通中文者，或只是因為熱愛中國，才在這個寒冷的冬夜趕來這間
小書店聽這些中國人唸他們寫中國的小說，無論如何，他們僅僅
為了文學聚集在這裡的事實，在我看來就夠傳奇的了。

讀書會舉行時，書店營業照常。當我們——四名香港作家和三
名法國作家——在吧座裡交替地以中文和法文朗讀中國小說時，
前面的店堂裡，逛書店的人們仍然進進出出，來來往往；不時有
人自動加入到我們中間，椅子不夠，大家便席地而坐，還有人倚

門框或是書架站 ，他們臉上那種神氣，使我想起羅曼．羅蘭
小說裡文藝沙龍的人物，使我不由得感嘆，光是為了與這樣的人
物相逢，也值得來這兒走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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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到 這 個 題
目，並非「發思
古之幽情」，而
是因為廣州《南
方周末》去年12
月2日刊出《因
德而死，責盡而
亡》一文，對陳
布雷之死提出新
解，很難不讓人
再作思考：這位
著 名 人 士 的 自
殺 ， 是 否 能 用

「責盡而亡」予
以概括和解讀？
該文作者何懷宏
是北京大學哲學
系教授，想必對
生與死這類哲學
命題有所研究，
在文中先舉清末
的陳天華烈士為
例，申明「但其
蹈海赴死與其說
是為了革命，不
如 說 是 為 了 道
德」；而其文之
重心，則在評說
陳布雷的仰藥自
盡，認為「用他
自己所說的『油
盡燈枯』似最能

概括其自盡的直接起因」，並引證陳自殺
前夕的「雜記」，說明他是認識到生命

「沒有意義」而做出這一抉擇。
確實，人之呱呱墜地，大致相同，但

離世的方式卻多種多樣，即便自盡而
死，原因也各各不同，自覺積勞成疾、
油盡燈枯，當是其中之一。去年一年，
內地有不同地區不同職務的好幾位官員
先後自盡，事後當事人所在單位的解
釋，大都是「壓力太大」或「不堪重
負」。姑且不論其真偽，這類理由與「責
盡而亡」何其相似乃爾？可見，一旦剝
離了人物的身份以及所處的時代背景和
社會環境，「責盡而亡」之說可用於張
三、李四或王五，不僅失之於簡單和抽
象，而且是毫無解析作用的。

從文章看，作者很清楚陳布雷並非一
個平頭百姓，而是一位身居要職的政治
人物，但在分析其死因時卻有意無意地
忽略了這一點，強調的是其為人子、為
人夫的一面。陳布雷於1948年11月12日在
南京吞服安眠藥自盡，固然是一種個人
行為，但因其身份不同尋常，便成為一
個引發關注的政治事件。當其時，他既
是總統府國策顧問，又代理國民黨中央

政治委員會秘書長，因長期為蔣介石及
國民黨中央起草文稿，是公認的「文膽」
和「近臣」，所以他如此死法頗使最高層
始料不及，想方設法予以掩飾和曲解，
而輿論界則有強烈反應，各種報刊議論
紛紜，充斥不同的推測和說辭。上海有
份報紙刊出陳的遺書時，還配上一首七
絕：「能忠明主亦奇賢，讀罷潛然復黯
然，今日民間諸般苦，嗟君臨死一無
言。」除了國民黨的黨報之外，對於此
一事件的評議幾無褒義。其中，以持論
中肯、分析深刻而言，香港文匯報11月
20日社評《陳布雷之死》可稱個中翹
楚。這篇社評根據陳的遺書和「雜記」，
歸納出其蓄意自殺的三個原因：

第一，他看到大局已絕望了，所謂
「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入夏
秋來，病象日增，神經極度衰弱，實已
不堪支持」，就是說明大局已到山窮水盡
之境，深歎「書生無用」，了此殘身。第
二，他看到蔣威望已完全倒了，從一個

「民族英雄」變成「國民公敵」，不僅人
民反對他，連多年追隨他的死黨也已分
崩離析，遺書所謂「今我所聞所見於一
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傳，以散播關於公
之謠言誣衊者，不知凡幾。」根據「主
辱臣死」之義，遂以一死以明志。第
三，可能是受了蔣的責罵侮辱。蔣氏這
一陣的衝動易怒，是可以想像的，罵太
太，殺愛犬，一切都是反常的表現。但
這樣的喜怒失常，對於「一介書生」的
陳布雷，畢竟還是受不了的。在遺書
中，就充滿 這種如泣如訴的情緒。

很明顯，陳布雷之死，絕非個人因素
起主要作用的「責盡而亡」，而是大勢已
去的局面導致沉重的心理壓力，使他看
不到任何前途，也確定無法扭轉，不得
不選擇走上絕路。這種大廈將傾所帶來
的巨大壓力，其同僚也感同身受，莫能
例外。次年二月十二日早晨，與蔣介石

「義結金蘭」的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吞服
大量安眠藥自殺於廣州，算是其時絕望
之人無獨有偶的佐證。稱如此死去是

「責盡而亡」，除了涉嫌美化之外，實在
看不出有多少符合情理的成分。

鑒於陳布雷的特殊身份，香港文匯報
的社評還有一番鞭闢入裡的剖析：「有
人以陳氏之自殺為『屍諫』，其實完全是
比擬不倫的。因為『屍諫』是規君之
過，而他的自殺，只是為了『此身已非
自效危艱之身』，他對於蔣氏近年的所作
所為，不僅認為毫無過錯，而且希望

『惟公善葆政躬，頤養天和，以保障三民
主義的成功』。」因為，「他的心目中，
只有一個蔣氏，以蔣氏之喜怒為喜怒，
他固然看不見人民，就是所謂黨的利
益，對他也無所容心。蔣喜歡什麼，他

就說什麼，蔣不喜歡的，他就用一切方
法不讓他知道。千百萬人民的宛轉哀
啼，求生無路，他決不會有動於衷。而
蔣氏要是受到一點刺激，或者地位受到
影響，他就徬徨無措，最後且不惜一死
以明志。」所以，「他的死，可以說是
為蔣氏個人殉節。為國為民，固然談不
上，就是對於這個政權，也沒有任何盡

『忠』到底的意念。他全部遺書的氣氛，
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社評更認為：

「像陳布雷這樣的知識分子，可以說是中
國數千年封建專制下的一個典型，那就
是『臣妾』的典型。」「一切的知識分
子，假使到今天還不能覺悟而努力從封
建的關係中解放自己，以全心全力貢獻
其聰明才智，為人民服務，則道路將越
走越狹，最後免不了走上『臣妾』之
路，那就無可救藥了！」

這篇社評係時任香港《文匯報》總主
筆的徐鑄成所撰，收入1984年武漢大學
為其出版的新聞評論集。據徐鑄成在回
憶錄記述，他初進報界時將陳作為前輩
仰慕，後來有過零星交往，他在上述社
評中闡發的見解應屬恰如其分的知人之
論，對月旦人物提供了一個極其可貴的
範例。

陳布雷以特殊方式辭別人世，距今已
逾一個甲子。時過境遷，今非昔比，如
他這類政治人物的功過是非，自然可以
重新審視和評定，但這必須建立在具體
分析的基礎上，而這種分析又不能脫離
一定的時空環境。不然的話，只會流於
不 邊際的空泛和模糊，可能雖扼要而
很膚淺，有新意卻無價值，反讓人生出
知人論世的「今不如昔」之歎。

春節又叫「新年」，是我國最隆重的傳統節日。
因為它是一年之始，春的開端，既有豐美的物質
基礎，又有多彩的文化內涵，所以它又是一年中
最美好的日子。南朝梁元帝說：「春還春節美，
春日春風過。春心日日異，春情處處多」（《春
日》），就是對春節的形象概括。

然而春節雖美，卻不是每個人都能感受到的。
有的人在幾番蒙頭大睡、幾場酒醉飯飽之後，抹
抹油膩的嘴巴，反而搖頭說：「這春節過得沒意
思。」這認識儘管膚淺，但也發人深思：春節之
美，究竟美在哪裡？

首先，美在過程中。俗話說：過程產生美，春
節也一樣。一些春節的美感，就包含在忙年的過
程中。如購物有購物的快樂，勞作有勞作的愉
悅。剪窗花，寫春聯，紮花燈⋯⋯都能從中得到
藝術的享受，「累並快樂 」。《晉書．王羲之傳》
中有一則王徽之月夜訪戴逵的故事，就堪稱「過
程產生美」的經典：

這位高士在月夜裡獨坐吟詩，忽然想起外地的
好友戴逵，便連夜乘小船前去拜訪。船在江上行
了一夜，天亮到達朋友的家門口時，他門也未
進，又掉轉船頭原路返了回來。別人驚問其故，
他卻淡淡地說：我乘興而來，興盡而返。我的目
的達到了，又何必再去見朋友呢？王徽之在航行
的過程中已盡享尋友的樂趣，跟朋友見面反倒不
重要了。這跟忙年的過程，大致差不多。

其次，美在希望中。春節是
一年的開端。此時此刻，人們
對新的一年，總有許多美好的
願望。有一首古謠唱道：「糖
瓜祭灶，新年來到。姑娘要
花，小子要炮；老頭兒要頂新
氈帽，老太太要件新棉襖。」
過去人們雖窮，但仍對春節抱
有樸素而又美好的希望。如今
人們生活好了，希望也更高
了。有的希望在新的一年裡考
上好大學，有的希望找一份好
工作，也有的希望在事業上取
得更大成績⋯⋯希望能產生力
量，也能帶來快樂。充滿希望
的春節，當然也是美好的春
節。

第三，美在感悟中。有些春
節之美，需要知識的鑰匙開

啟，從體察感悟中獲得。比如守歲，如果枯坐桌
邊，默然相守，通宵達旦，便索然無味。但如果
能走進王安石的詩中，從「爆竹聲中一歲除，春
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
符」中去體會守歲中的詩情畫意，便會感到其樂
無窮。即使一人獨處，也有獨處的佳趣。如蘇東
坡在《答毛維瞻書》中就寫道：

除夕晚上，風雨淒淒，紙窗竹屋，一燈如豆。
一個人守 爐火，品 香茗，吟 詩書，物我兩
忘，同樣其樂融融⋯⋯假如再有一二好友，登門
造訪，把盞品茗，談笑風生，小屋內立即春意盎
然，主客又可陶醉在「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
沸火初紅」的優美詩境中，這時的春節更加美不
勝收了。

春節之美，美在現實，也美在想像，這方面自
古不乏其例。南朝詩人鮑照在《代春日行》一詩
中就寫道：

詩人在春節這天尚未出門，就想到了外面爛漫
的春色：山上翠綠一片，園中百鳥齊鳴。鬥寒的
梅花初放，迎春的楊柳青青。春遊人來到湖邊，
蕩起輕舟畫舫，迎 醉人的春風，彈唱起《採
菱》、《鹿鳴》⋯⋯這是多美的意境啊！其實，想
像並不是鮑照的專利，正常人誰都可以做到。春
節期間，你即使不能外出旅遊，野外踏青，但一
想到濃濃的春色正向你撲來，萬紫千紅的春天就
在你面前，你不感到這是令人心動的大美嗎？

解
讀
陳
布
雷
之
死

■
賀
越
明

■戴永夏

「春還春節美」

余
先
父
母
在
一
二
八
淞
滬
抗
戰
時
逃
難

成
都
重
慶
，
故
川
渝
可
算
是
第
二
故
鄉
，

今
在
下
退
休
回
滬
後
，
隆
冬
曾
去
峨
眉

山
、
三
星
堆
旅
遊
，
還
專
程
赴
眉
山
蘇
軾

出
生
地
一
遊
，
以
領
略
先
生
當
年
的
風
土

人
情
，
逆
旅
不
巧
遇
凍
雨
，
品
味
火
鍋
似

不
可
少
，
尋
尋
覓
覓
找
到
一
家
署
名
﹁
海

底
撈
﹂
的
農
家
自
助
大
排
檔
，
﹁
麻
辣

燙
﹂
？
自
然
難
不
了
我
，
待
﹁
茶
博
士
﹂

安
排
好
座
位
，
就
開
始
選
料
，
對
推
薦
新

出
台
的
﹁
骨
董
羹
﹂
有
些
納
悶
，
待
店
小

二
拿
出
，
原
來
是
半
熟
的
筒
子
骨—

—

來

自
所
謂
放
養
黑
毛
豬
，
說
用
特
製
首
鋸
切

割
，
放
在
高
湯
裡
燉
熬
，
配
上
輔
料
︵
金

針
木
耳
黃
花
扁
尖
芋
艿
腐
竹
粉
絲
之
類
︶

可
謂
美
不
勝
收
：
先
用
吸
管
吮
吸
那
營
養

豐
富
的
骨
髓
，
頗
有
新
意
，
之
後
，
再
解

決
骨
附
關
節
上
的
東
西——

外
行
吃
肉
，
裡

手
啃
那
筋
筋
絆
絆
似
肥
非
肥
的
軟
骨
組

織
，
也
許
是
﹁
麻
辣
燙
﹂
起
作
用
，
加
之

酒
精
爐
增
溫
啤
酒
發
酵
吧
，
額
上
微
微
沁

汗
，
頓
時
渾
身
通
泰
，
感
覺
大
快
朵
頤
：

過
癮
！—

—

根
本
不
必
刻
意
去
﹁
海
底

撈
﹂
！
事
後
疑
義
頓
生
：
此
乃
東
坡
居
士

當
年
吃
過
﹁
谷
︵
骨
︶
董
羹
﹂
乎
？
回
家

急
忙
打
開
電
腦
搜
索
之
，
並
查
︽
辭
海
︾

詞
條
，
指
古
器
物
，
張
萱
︽
疑
耀
︾
卷

五
：
﹁
骨
董
二
字
，
乃
方
言
，
初
無
定
字

⋯
⋯

今
人
作
﹃
古
董
﹄
字
。
﹂
例
如
古
代

賣
雜
貨
古
物
的
，
就
稱
為
骨
董
行
，
而
它

轉
用
於
飲
食
，
則
指
取
魚
肉
蔬
菜
等
雜
混

烹
製
而
成
的
羹
湯
，
其
出
處
見
蘇
軾
︽
仇

池
筆
記
︾
：
﹁
羅
浮
︵
曇
︶
穎
老
︵
道
士
︶

取
凡
飲
食
雜
烹
之
，
名
﹃
骨
董
羹
﹄﹂，
蘇

軾
還
和
了
當
時
同
座
陸
惟
忠
道
士
的
一

聯
：
﹁
投
醪
骨
董
羹
鍋
內
，
掘
窖
盤
遊
飯

碗
中
。
﹂—

—

須
知
烹
飪
時
是
要
放
些
酒

釀
調
味
的
。

宋
．
范
成
大
有
︽
素
羹
︾
詩
：
﹁
氈
芋

凝
酥
敵
少
城
，
土
薯
割
玉
勝
南
京
。
合
和

二
物
歸
藜
糝
，
新
法
儂
家
骨
董
羹
。
﹂
表

明
該
羹
是
用
芋
艿
、
山
藥
、
胭
脂
菜
等
和

碎
米
同
煮
而
成
︵
無
固
定
的
譜
式
，
可
隨

意
加
減
︶
；
明
．
李
東
陽

︽
謝
邵
地
官
汝

學
饋
陶
鼎
次
韻
︾
：
﹁
茅
柴
火
底
春

風
軟
，
骨
董
羹
中
滋
味
長
。
﹂
清
代

骨
董
羹
流
行
於
揚
州
一
帶
，
市
肆
上

售
賣
的
﹁
管
大
骨
董
湯
﹂
膾
炙
人

口
；
光
緒
時
︽
廣
州
府
志
︾
記
載
：

﹁
香
山
人
除
夕
以
鯉
魚
、
雞
、
鴨
、

豚
肉
，
餖
飣
成
鍋
，
亦
骨
董
羹
之
遺

也
﹂
；
聯
想
東
坡
被
貶
作
︽
雜
說
︾

一
則
︵
係
寄
書
給
其
弟
蘇
轍
提

及
︶
：
﹁
惠
州
市
井
寥
落
，
然
猶
日

殺
一
羊
。
不
敢
與
仕
者
爭
買
，
時
囑

屠
者
，
買
其
脊
骨
耳
。
骨
間
亦
有
微

肉
，
熟
煮
熱
漉
出
，
漬
酒
中
，
點
薄

鹽
，
炙
微
焦
，
食
之
，
終
日
抉
剔
，

得
銖

於
肯
綮
之
間
，
意
甚
喜
之
，

如
食
蟹
螯
。
率
數
日
輒
一
食
，
甚
覺

有
補
。
子
由
三
年
食
堂
庖
所
食
芻

豢
，
沒
齒
而
不
得
骨
，
豈
復
知
此
味

乎
？
戲
書
此
紙
遺
之
，
雖
戲
語
，
實

可
施
用
也
。
然
此
說
行
則
眾
狗
不
悅
矣
。
﹂

此
時
居
士
挑
剔
的
是
肉
，
而
這
絕
不
是
吃

螃
蟹
時
指
桑
罵
槐
﹁
一
蟹
不
如
一
蟹
﹂。

常
言
道
﹁
福
無
雙
至
，
禍
不
單
行
﹂，
後

來
三
兒
蘇
過
伴
隨
東
坡
貶
居
海
南
儋
州
時

生
活
很
苦
：
﹁
北
船
不
到
米
如
珠
，
醉
飽

蕭
條
半
月
無
。
﹂
只
能
以
山
薯(

山
藥)

充
飢

︵
做
羹
︶，
居
士
認
為
﹁
過
兒
忽
出
新
意
，

以
山
薯
作
出
玉
糝
︵
雜
糧
磨
成
的
碎
粒
，

︽
說
苑
．
雜
言
︾
：
﹁
七
日
不
食
，
藜
羹
不

糝
。
﹂︶
羹
，
色
香
味
皆
奇
絕
。
天
上
酥
陀

則
不
可
知
，
人
間
決
無
此
味
也
。
﹂
並
詩

云
：
﹁
香
似
龍
涎
仍
釅
白
，
味
如
牛
奶
更

全
新
。
莫
將
南
海
金
齏
膾
，
輕
比
東
坡
玉

糝
羹
。
﹂
色
香
味
比
作
牛
奶
、
龍
涎
香
和

金
齏
玉
膾
的
松
江
四
腮
鱸
魚
，
多
麼
養

生
。
如
今
過
年
或
聚
會
，
肉
食
海
鮮
吃
膩

了
胃
納
欠
佳
，
何
不
效
仿
學
士
，
弄
點
諸

如
﹁
骨
董
﹂、
﹁
玉
糝
﹂
羹
調
劑
調
劑
，
雖

與
火
鍋
有
些
牽
強
附
會
，
想
當
然
會
備
受

青
睞
的
。

■
倪
國
榮

火
鍋
．
東
坡
骨
董
羹

莎士比亞書店

■王　璞

■ 美味的筒子骨湯。 網上圖片

■ 陳布雷。 網上圖片

■ 莎士比亞書店。 網上圖片


